
编
辑
编
辑

竺
捷
竺
捷

版
式
版
式

胡
骏
胡
骏

校
对
校
对

小
伟
小
伟

0808

··
城
市
山
林

本版投稿邮箱本版投稿邮箱
jjwbjhzk@jjwbjhzk@126126.com.com

2023年3月19日 星期日

扫码关注“京晚江花”
把美文读给你听

乡村裁缝乡村裁缝
■ 文/孙建远

乡村裁缝现在看是一个已
消失了的职业，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我的家乡高桥，这却是相当令
人羡慕、受人尊重的行当，“学裁
缝”是当年乡间最热门的技能，
受到不少人尤其是女孩子的欢
迎，因为这是个细活，干净而有
脸面。

当年裁缝上门做衣服是按
天收费，我读小学时裁缝上门干
一天活工钱大概在五六毛钱，我
母亲那时在生产队里干一天活挣
一个工分是二毛几，当时工分最
高的是高桥亨四生产队，他们生
产队因卖地皮建丹徒县皮毛厂，
厂里每年会补贴生产队一笔钱，
大概该生产队的一个工分值四毛
几，已很让其他生产队羡慕了，而
裁缝师傅可以从秋收后一直做到
大年三十晚上，所以他们的收入
要远高过单纯的乡下种田人。

每年腊月，在这一年收成还
不错的人家，都要请裁缝师傅到
家里来给一家老小做新衣，少则
一两天，多则三五天，从棉袄到
棉裤，从冬装到夏衣，无所不
包。裁缝的出现往往预示着这
家人有喜事，有女儿要出嫁，需
要备嫁妆；有人过大寿要做新衣
等等，如果你频频看见裁缝劳作
的身影在左邻右舍出现，就一定
预示着一年当中重要节日的来
临：家家户户都忙着请裁缝做新
衣，好穿着新衣迎新年，这段时
间也是裁缝最忙的日子，师傅们

一般会不停地忙到大年三十。
当时农村里的人家都节省，

请一次裁缝像办件大事。要算
好够做整整一天或两天的活，女
人们会把积攒很久的钱拿出来，
相约上街去扯好心仪已久的布
料，或者整理衣柜，把平常过节
别人当礼物送来，并且珍藏了很
久带着浓郁樟脑丸味的布料备
好，男人则忙着当天清晨上街去
打肉买菜，布料大都是些卡其
布、的确良之类，春节前偶尔会
有一些缎子棉袄。主家买好布
料后，请裁缝师傅到家里来做，
管中、晚两顿饭，再按天算工钱。

在农村手艺人中，裁缝师傅
算比较辛苦的，通常在家吃过早
饭后便早早来到雇主家，在雇主
家卸下几块门板搭起简易的工作
台，天气好时一般就在屋外大门
口屋檐下工作，因为屋外光线好，
天冷了就移到屋内，由于光线不
好往往要开灯，这在以前的农村
真是奢侈行为了，但一年就这么
一次，主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裁缝师傅中午在雇主家吃
午饭，接着工作不午休，遇到冬
天白天短，还得抓紧时间，到天
快黑时，就得结束一天工作，谢
绝雇主的挽留，回自家去，而没
有做完的活计等第二天再来干，
这便是乡村裁缝师傅们的工作
日程。

我的外婆当年就是一名土
生土长的高桥本地裁缝师，小时

候听我母亲讲：她童年时吃了很
多苦，从小被当作童养媳嫁到三
洲村陶小圩时，就开始跟人学着
做衣服，走村串巷，吃百家饭，做
百家衣。因此手艺精湛，即使上
了年纪仍耳不聋、眼不花，照样
穿针引线，在我们那一带很有名
气。在上个世纪，其生意曾十分
红火，请她做衣服的人也特多。
一件破损的衣服，经她巧手加工
后，如果不细瞧，难以发现上面
的补丁。于是村里人常找她缝
补，她也因此成了知名人物。

请她这样名声响的裁缝，要
提前排队，她有时忙得连家里都
顾不过来。童年时我常看见外
婆活跃在我们“三洲村”那带，外
婆通常会提前跟主家了解你家
总共有多少活，比如说几件衣
服、几条裤子，大人小孩有多少，
然后以此判定到底是做一天、一
天半还是两天，并以此确定何时
开始下家，能一天做完的活绝对
不会拖成一天半，这也是她获得
好名声的原因之一。

那时我家几乎每年都会请
外婆到家里来做过年新衣，也做
一点别的衣服，时间并不长，最
多也就一两天，小孩子们都喜欢
穿新衣，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
很兴奋：因为一来有新衣穿了，
二来可以吃到平时难以吃到的
饭菜。外婆来我家做衣服时，母
亲一般总会烧些荤菜，通常都会
准备一碗红烧肉、一盘炒鸡蛋、

一碗烧豆腐，外加些地里长的蔬
菜，尽管爸妈不让我和弟弟与外
婆同桌吃饭，都热情地招呼外婆
吃，但肉和鸡蛋外婆通常只会象
征性地用筷子夹一下，大部分菜
都被慈祥的外婆站起来夹到了
已猴急了的我和弟弟的碗里。

外婆很喜欢我们这些小孩
子，为人也很活泼风趣。有一回
她对我说：“看上去你很乖呀，到
时候你做我的徒弟好不好？”我
听了她的夸奖很是受用，听说她
要收我为徒，我想都没想就直点
头，心里说：要是当了外婆的徒
弟，以后自己就是裁缝师傅，想
做什么样的新衣服就能做出什
么样的新衣服，这样的好事，还
用想吗？

终究我还是没有成为外婆
的徒弟，有时想想，自己如此一
个笨拙的人，恐怕也不能成为一
个像外婆那样心灵手巧的裁缝
师傅。很遗憾，外婆已于前年安
静地辞世，终年 88岁，她的一手
裁缝手艺没有传人，只留下了一
把曾伴随她一生的粗重铜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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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远 中国农业银行作家
协会会员，有作品在《中国城乡
金融报》《镇江日报》《京江晚报》

《现代金融》等媒体及公众号发
表，现供职于农行镇江新区支
行。

抗洪抢险，修堤筑坝，清理
管道，还有抢收抢种等等，这是
五十年前，我们厂青年突击队参
加完成的一项项重大任务。那
段青春年华中的一幕幕往事，至
今仍难以忘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一
批中学生满怀激情地跨入了工
厂大门。不久，根据基建和生产
需要，为应对突发险情和紧急任
务，厂里成立了由党员、团员、基
干民兵等组成的 100多人的“青
年突击队”，经过报名和选拔，我
有幸成为其中一员。我厂地处
东郊，南依合山，西偎象山，北临
长江，是一家刚投产不久的地方
大型国有冶金企业。那时，厂里
一边搞基建，一边忙生产，各项
任务繁重，随时会有紧急任务和
突发情况。“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便是在突击队成
立大会上，厂领导给我们提出的
口号。平时，队员们在各自生产
岗位上工作，遇有突击任务，随
时集中，投入战斗。

那个年代，突击队员们风华
正茂，个个豪情满怀，斗志昂扬，
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再苦再累
的活，都抢着干。我记得，1973
年的一个风雪交加的严冬，化工
车间一个工段的煤气管道发生
堵塞，严重影响全厂的生产。接
到上级紧急疏通清理管道的任

务后，20 余名队员立即赶到现
场，当时气温仅有零下五六摄氏
度，雪花飞舞，北风呼啸，队员们
冒着刺骨寒风和刺鼻气味，轮番
上阵，在高达 10多米的塔罐上，
用蒸汽冲，用铁钎捅，一个个工
作服上满是焦油污垢，但是队员
们全然不顾，经过一昼夜紧张的
清理作业，于次日凌晨时分，终
于将堵塞管道疏通完毕，保证了
煤气的畅通，恢复了生产运行。

每一项艰苦的突击任务，都
是对我们体能和精神上的考验，
上级指向哪里，突击队员就冲向
哪里。记忆中，有一次最惊险，
那是在一年夏天的中午，大家正
在食堂用餐，突然从厂区高音喇
叭里传出了紧急通知——我厂
后大门临江的一段堤坝决堤，要
求工人迅速赶去抢险。汛情即
命令，几十名突击队员和几百名
职工纷纷从四面八方火速奔向
决堤现场。队员们与参加抢险
的职工们，抢时间，争速度，有的
用车辆搬运石块；有的挥锹挖泥
装包；还有的将大量石块和装满
泥沙的麻包投向决口。但肆虐
的洪水仍向大坝内涌入，保护国
家财产和周边农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是十万火急的任务。

紧要关头，厂领导一声号令，
突击队员和党员、团员及干部职
工100多人，挺身而出，毫不犹豫

地跳入滔滔江水之中，手挽手，组
成几道人墙。有的人脚趾被水下
尖石划破，有的人被汹涌而来的
江水冲倒，但每个人都不为所动，
坚强地挺立在江水中。不绝的江
水被一道道人墙阻挡，减缓了流
速。此时，坝上的几百名抢险人
员，争分夺秒，快速将成车的石
料、沙袋和棉被等投向水中，时间
在一分一秒过去，缺口在一点一
点缩小，经过八个多小时奋战，大
坝缺口终于被封堵，洪水被征服
了。我们青年突击队在这场惊心
动魄的抗洪抢险中，经受了一次
血与火的考验。

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在党
团组织的教育下，培养了突击队
员们爱企业、爱集体，讲团结、讲
奉献的思想品质。1977 年的盛
夏，上级安排我们100多名队员，
赶赴新民洲农场，帮当地农民抢
收抢种。每日里，从早到晚，队
员们头戴草帽，身挎水壶，撸起
裤脚和衣袖，顶着烈日，挥汗大
干。农田里，队员们挥舞着镰
刀，手脚不停地收割着一株株金
黄色的麦子，虽高温难耐，汗如
雨下，但大家硬是坚持了下来。
十多天里，队员们抢收上百亩小
麦，又一趟趟肩挑着成捆麦子运
往打谷场。农时不等人，紧接着
我们又马不停蹄投入到水田插
秧的作业中。有人双手磨出了

血泡，有人肩上磨破了皮，还有
人双脚被划破，没有一个叫苦叫
累，突击队员的出色表现，令当
地干部和村民甚为感动。

“青春的底色是奋斗”。在
历时多年的青年突击队岁月里，
我们满怀豪情，先后参加了焦炉
投产前的扒封墙，拆炉砖；紧急
抢运基建施工急需的大批耐火
材料；奋战江岸抢修加固堤坝及
奔赴江滩义务植树造林；支援工
厂附近的农村夏收夏种等几十
次重大任务，成为工厂的一支攻
坚克难的铁军。突击队员英勇
顽强、能打善战的突出表现，多
次受到了上级表彰，不少队员先
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队员
担任了班组长和工段长，有的还
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

艰苦劳动的汗水洗涤了我
们的心灵，锻炼了我们的体魄，
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增强了我们
的自信。岁月悠悠，工厂青年突
击队战天斗地的火热生活，成为
我们一代人青春奋斗的光荣篇
章。

作者自 述

石新民 中共党员，高级工
程师，对工厂生活感情笃深。寻
游街巷，研学人文，寄情山水，用
文字抒发情感，讴歌时代。

工厂青年突击队工厂青年突击队
■ 文/石新民


